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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村中水灵的眼睛
■ 刘志仕

秋天，金色的阳光
洒满黎家院落
遇见你，第一次
俄贤的篮球场，农户的家
似在迎候归来的打工仔
聆听农家挥洒热汗的喜悦

一个小姑娘，志愿者
俄贤岭那个清晨
莫非是珊珊来访的俄娘
山边路过的清风
款款撩拨那张秀气的脸蛋
白净，亮过今晚的月亮

又一个秋天，收获的季节
教师队伍招考了
山村的黄花梨，告诉我
如今校园的讲台上，黑板前
又多了一双乌黑水灵的眼睛
多了一个美丽的梦

走进老周三（白沙黎族自治县
境内一个隐藏在松涛水库边上的宁
静黎寨），人迹罕至，时间至此，恍然
若失。我们一行六人，从牙叉乘坐
快艇穿越松涛百里库区，向一个叫
作老周三的村落驶去。随行的人分
别是一位退役的作战参谋，一位中
医学博士，一位植物学教授，一位经
济学专家，一位记者和一名导游。
大家志趣迥异，但都对老周三神驰
已久。

快艇轻捷，雪浪飞迸，我们告别
此岸，闯入陌生的湖心，山崖上一
抹抹的水痕记录着自然地貌原始
的信息，枯了又荣的草木则营造出
一份旷古的寂静和神秘。偶然抬
头，天上的云彩像一朵朵莲花绽
放，然后慢慢被天风吹散吹远，显
示事物“空”的真谛：一切仿佛有，
但细寻却无。舷边的水声和悬崖
上垂下的瀑声完成天籁的合奏，远
近青山无尽，山水相依相伴，演绎
着时光流转中不灭的机缘。我们
一块涉过湖面无边的宁静和沿途
的落叶，一步步进入自然的秘境
——老周三。

脚步虽然在行走，但我的脑海
中老是浮现着茶、泉水、幽篁和鸟
鸣，想象在山中遇见千年老道，披蓑
戴笠，远离尘世，餐风茹露，思接千
载。感受眼前山水无尽的禅意，在
旷野中竖起心灵之旌，慢慢回归自
己，细心寻觅重返自然不生不灭的
本真。令人生发无限遐想的是老周
三仅通水路，它在我心中注定是个
一尘不染的桃花源。因为神湖里的
龙王我们看不见，众鸟之王我们看
不见，千岛所蕴含的因缘我们看不
见，只看见晶莹的汗粒滑落在这片
神秘的土地上。

走在黎寨里，几乎看不到一位
老周三的村民，听说都到湖里打鱼
去了，他们好像忽然消失在传说中
的云梦泽。魏晋风度说的难道就是
他们吗？一蓑烟雨，一叶小舟，一辈
辈人不惊不觉的山居岁月。与我们
一路同行中的作战参谋，此刻只想
找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人生坐标；
中医学博士则想在山上的百年沉香
树下演绎千古医圣之绝学；植物学
教授却一心只想采集植物标本追本
溯源。老周三给我们的印象是前有
渡口，后有泊位，既可乘舟而至，又
可解缆而去。山民共十有八户，户
户以剥笋采药打鱼为生。他们平素
用山兰酿酒，制鱼成茶，一生一世甘
愿做龙王的后裔，守护着老周三，守
护着这方宁谧的净土。

弃舟登岸，叩山门，穿竹林，入
黎寨。一路落叶纷纭，笋黄花红。
路遇蜈蚣擒蛤蟆，我于心不忍，立即
施救。一声真言，吽声遍野。来到
老周三，不登天山者可谓未曾至
也。所以说上天山，必经老周三。
因此，老周三在不知不觉中已成为
有幸来到此地的人绕不开的一个
橛。它横亘在人生的路途，你必须
途经它并辨认它，甚至把它嵌在记
忆里。一条路蜿蜒上天山，树影扶
疏，山风习习。走约半小时，就可登
顶。只见山顶上平坦可容几十人，
周遭百叶皆翠。天上之山，禅意满

满，放眼四下望去，真是驰魂夺魄，
白沙、儋州、昌江三地之胜终于得览
矣。天空无云，湖面如镜，千山犹如
龙奔，万水俨如墨洒。区区天山高
仅百十米，却是松涛库区的顶峰，深
深印证了名山不在高的道理。还有
众水来聚，众山来拱，众人来邀，真
是胜地因缘一一齐了。

走在老周三，不曾听到鸡犬声，
也没有听到嘈杂的人声，更没有车
辆的汽笛声，一切与外面这个喧腾
的世界好像了无瓜葛。我们漫游山
中，像极了一批被时间发配的人。
我们仿佛像古代驿路上的盐客，也
背着盐，走入纹面刺青、穿着大力神
短袄的黎族背盐客的队列，在老周
三这个连接儋州与白沙的古盐驿站
歇息。

时光漫漶，不知多少人和多少
事已然消逝在历史的风烟之中。
我想老周三客观存在的应该不是
时间，而是浩瀚无际的空间。而组
成这个空间的是神秘莫测的湖水，
绵延起伏的青山，和外界人难以涉
足的可怕的寂静。来到老周三的

人，仿佛都有一种迟到的感觉，大
家心里可能总会一遍又一遍地在
追问自己：为何到现在我才出现在
这个来了就不愿离去的地方，为什
么？答案很可能就是：缘分未到
吧，一切勉强不得。山中的纪事，
由于在漫长的时间里没有文字的
著述而寂默至今，不为世人所谙。
我们虽说身处一个小村落，但其实
是个大花园。在这里一年四季有
赏不完的花，花中有采不完的蜜，
蜜中有嗅不完的芬芳。如果有幸
在水边筑一间小屋，再架一座木桥
通往水面，那人生该是多么安闲
啊，亲近着水连系着山，在自然山
水中与世无争地活着。

老周三就像王希孟的《千里江
山图》的一个局部，那里有浩渺的
烟波，有层峦叠嶂，有醉人的青绿
熏染。宋人画意里的宁静和辽阔，
在海南，只有松涛库区才有，其他
地方却无。而令人在恍惚中不知
不觉穿越千年的唯有老周三。它
有渔樵，有烟雨，有迥异于凡俗的
令人难以割舍的山野宁静。在山
上走着走着，我好像在寻找什么，
但仔细想想什么也不曾有。风声、
鸟声、树叶的摇曳声随处可闻，也
无需寻觅，但我心里却依然空落落
的，我想可能是在寻找一份说不出
的宁静吧。老周三是一个让人仅
仅瞥过一眼，就无法从心里抹去的
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来，我应该
把它称之为心灵的辋川，或者是精
神的蒹葭别院。它具备安放心灵
和肉身的所有元素：空山、茫水、林
中路和无止境的静泊。江湖夜雨
一壶酒，草木年华人不悔，毕生相
忘于老周三可矣。

晌午
新寮岛的太阳——
饱满、炽盛、慷慨
一辆淡红色的轿车
轻轻驶入了绿的堡垒

西南湾
在绿的层层叠叠中
半抱琵琶半抱脸

在一条矮平山梁上
西南湾的绿重得压成弧月
有木麻黄条纹状坚毅的绿
有竹林子尖头形向上的绿
有花梨树垂柳式高贵的绿
有绿萝兰心字形忠诚的绿
有龙爪槐雨伞状爱情的绿
有大大小小形状百态的绿
三五成群的羊似乎也是绿
远处黄牛吃着绿草也是绿
近处家鸡探出头来也是绿
一条狭小的弯弯绕绕的小路
两边涨满了绿，包括我
全身满满的是绿

西南湾，守望一湾碧海
它的绿，试比大海的蓝
有着飞翔的欲望

“九九重阳，登高吃糕”，重阳节
吃重阳花糕，是家乡的一大传承习
俗。在那个贫瘠的年代，我家还不
富裕，舍不得上街买五色花糕，只能
自己动手做重阳糕了。

重阳糕又称花糕、发糕、五色
糕，也许正因为这些别称，母亲做的
重阳糕，花色品种繁多，口感松软膨
发。做重阳糕，看似简单，实则费时
费工。平日里，母亲忙于田间劳作，
没有时间蒸糕。可是一到重阳，无
论再忙，母亲都要蒸上一笼重阳糕，
表达对家中老人的孝心和子女百事
俱高的祝愿。

重阳前一天，全家忙开了，有的
磨米粉，有的磨赤豆，有的熬豆沙。
母亲用温水将适量比例的糯米粉、
粳米粉倒入面盆中，拌成均匀的混
合粉，反复揉搓摔打成粉团。反复
揉搓摔打得越持久越透彻，蒸出来
的花糕就越上口，韧性足，有口味。
这是做糕中重要的一个环节，马虎
不得。调和的米粉也有讲究，既不
能太干，也不可太湿，半湿半干最
好。

重阳节那天，母亲早早地起床，
取出蒸笼，先在笼底铺上一块湿纱
布，放入一半米粉刮平，然后将熬制
的豆沙均匀地撒在上面，接着把剩
下的一半米粉放入，待米粉放满后，
再用竹片轻轻刮平，擀去上面的多
余米粉，最后撒上红枣、芝麻、葡萄
干等配料，就可以上灶蒸了。

土灶的柴火旺了，不一会儿，蒸
汽氤氲缭绕，缕缕香味弥漫着灶间，
重阳糕新鲜出锅了。母亲将刚出笼

的重阳糕，放在铺着冷布的桌上，稍
待冷却，再撒点冷水，取下笼底的热
纱布，把糕切成方方正正的形状，最
后用五颜六色的彩纸剪成三角形的
小彩旗，插在糕面上。

五彩缤纷的彩旗，承载着安康、
福寿、高升的祝福。母亲固执地认
为，重阳糕上一定要插一面小彩
旗，彩旗猎猎，意味着登高临风，同
时插小彩旗也寓意插茱萸。如果
少了这面小彩旗，重阳糕的民俗含
义就少了许多。据民间习俗，九九
重阳因“九”与“久”同音，有长久长
寿之意，故重阳节敬老，登高插茱
萸，以求长寿。又因“糕”与“高”谐
音，重阳节不能登高而吃糕，取其

“步步升高”“年久寿高”的吉祥寓
意。

新出锅的重阳糕，鲜艳可爱，精
致小巧，令人垂涎欲滴。刚一出锅，
我便嚷着要吃糕。母亲笑了，轻声

说：“重阳糕是敬老糕，你先送几块
糕给爷爷奶奶吃，然后我们才能
吃。”我迫不及待地拿起几块重阳
糕，送进爷爷奶奶的房间。

送糕回来，母亲将切好的糕片
贴在我的额头上，口中念念有词：

“吃了重阳糕，步步都升高。”母亲很
重视重阳节，她认为老人在这天吃
了重阳糕，就能年高体健、安康长
寿；孩子吃了重阳糕，就能百事俱
高、平安健康。这也是母亲重阳蒸
糕的本意，无论多忙，母亲都要蒸重
阳糕，图的就是这个吉利。想必天
底下的母亲，都有这样的心思，那就
是希望长辈年高体健、子女百事俱
高。

当一盘盘插着五颜六色小彩旗
的重阳糕端上餐桌的时候，我笑了，
母亲也笑了。母亲蒸的重阳糕，外
形好看，蓬松香甜。咬一口，又酥又
软，那香喷喷的味道便弥漫唇齿
间。红枣、芝麻等干果特有的香气，
混着豆沙的香甜和糯米的软糯，席
卷着味蕾，令人回味无穷。

母亲每年都要蒸上几笼重阳
糕，除送去爷爷奶奶一份外，母亲也
会“端一盘”送给村里长辈和孤寡老
人一份，让老人们感受到重阳节的
气氛。

重阳节是中国人的节日，也是
中国人的福气。吃着母亲做的重
阳糕，感受到一份浓浓的孝心和甜
甜的爱意。我从母亲身上，感悟到
了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那种孝
与爱的延续，是温暖，是幸福，也是
传承。

红月亮
■ 吴辰

月亮烤熟了，刀叉都已备好
亲爱的，还缺一瓶红酒
两只高脚杯，以及三座
铜制的烛台
风如寒铁，有些刺骨
秋天深去，夜幕来得太早
我们需要一些温暖的东西
来填充空旷的胃和心脏
月亮红了，像枫叶，像柿子
像所有美满的结局
让人心旌摇曳
这样的夜晚，适合我们
紧紧地
依偎在一起

秋风
■ 郝军

秋风站在原野上徘徊
苍鹰和石头的故事都只是寓言
猫狗推算时间不需要对照日历
这是多么高明的经验主义

借着磐石做短暂的栖息
醉心湖边的枫叶不忍离去
千万别让它淋湿了你的羽翼
诗人最留恋这美丽的节季

灼热的伤疤过于清晰
暴虐的大雨使词语顿时欷吁
一串串反叛撕裂夏的掌控
乌蒙蒙的云朵拉近旷野与城市的距离

卸下妆容的楸树会感觉很疼
夜归又多么担心迷失方向
黄昏不一定遵守清规戒律
犹怕来不及打捞最后的晨曦

西南湾的绿
■ 谭科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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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秋出猎图》（版画） 张祯麒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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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4 日，在著名琼籍雕塑家
林毓豪的个展上，我意外见到了已
故的“陈裕仁先生”，当然，并非陈先
生显灵了，而是林毓豪为他画的一
幅素描。

我不认得林毓豪，但和陈先生很
熟，他曾是我的领导，也有恩于我，因
此，站在这幅作品前，凝望着久违的陈
先生，我自然是感慨万分。

记得海南建省办特区时，我只身
回到故土任教，首先见到的就是院长
陈先生。当时他满面春风地与我交
谈，其热情谦和的言语让我一见如故，
留下了此生难以忘怀的印象：敦厚质
朴，一如其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海南艺术教
育事业之所以能开花结果离不开这
位先驱者呕心沥血的无私奉献。
1980年代初，在海南大学艺术学院
各种办学条件极差的情况下，他不辞
辛劳、四处奔波，从全国各地引进各
类人才，不少海南藉的艺术人才就是
被他这种精神感召才重归故土。后
来海南师范大学艺术系的筹建也是
其一手所为而再创佳绩。

和陈先生共事的时间虽仅数年
而已，但他对我帮助和教育却很多，
殷切关怀甚至超出了工作范围。是
故在他退休后，我会常想起他，虽然
我们住得很近，但要见面也不容易
——他几乎每天都在外面忙着教学
或社会活动，偶尔相遇，必会非常开
心地聊上一会。记得2001年秋，当
我调离海南前，曾在校门口里碰到
陈先生，笑意中难掩疲惫，特别是其
印堂泛青，让我陡然感到些许不安，
因而提醒他应注意休息，毕竟岁月

不饶人了，然他并不以为意。也难
怪，他一生都很勤奋，很认真，工作
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否则他也
不会在音乐、绘画两个领域都有所
成。遗憾的是，没过半年我就听到
了陈先生的噩耗，据王家儒兄说，他
是倒在兼课回家的路上。至今，我
一想起这不幸的情节，除了难过，总
会联想起冲锋的战士，无疑，陈先生
可以说是真正为海南的艺术教育而
鞠躬尽瘁。

画中的陈先生，目光深邃，表情
肃然，有种宽宏大度的正气，仿佛又
在思考海南艺术教育的新征途，虽与
我心中亲切和善的陈先生有所不同，
然从另一视角准确地表现出了他仁
厚的品格，可谓是林先生人物素描中
的精品。搞美术的人都知道，能栩栩
如生地刻画出一个人的真实内在，除
了扎实的功夫外，更重要的还要有相
当的感情和了解。据闻林先生与陈
先生是师生之交，他曾感恩道：“陈老
师的高尚品德，忠厚为人以及可贵的
敬业精神一直影响着所有学生，也深
深地影响着我。”

而今陈、林两位先生皆为古人，
但令人欣慰的是他们的人格精神仍
在传承，犹如林先生所言，“一直影响
着所有学生，”例如为这次展览尽心
竭力的陈学博，就很好地表现出了师
辈的认真和奉献。林先生有遗言：

“名誉地位那是虚的，能在地球上、在
历史上留下点什么，哪怕是一点点痕
迹，也不枉此生。”的确，遑论两位先
生的业绩，只就他们桃李成行而言，
我以为，岂止是不枉此生，已然算得
上是百世流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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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陆龟蒙这样写《秋荷》：
“盈盈一水不得渡，冷翠遗香愁向人。”
那秋荷，在盈盈一水间，冷翠遗香，让
人欲罢不能，欲盖弥彰。也正如他在
诗中所说，那“不得渡”，是窘境，是无
奈，愁煞人心，却甚是美好。清代郑板
桥写《秋荷》诗云：“秋荷独后时，摇落
见风姿。无力争先发，非因后出奇。”
写得像他的画一样，出奇制胜，让秋荷
的风姿，不争不奇，却很自得。我想那
秋荷，在秋日夕照下，仿佛素衣仙子，
临风不骄，在苦寒到来前，犹见风姿。
是呀，郑板桥心中的奇，在于他运笔之
间的淡雅，轻松从容，风骨见霜。诗人
写秋荷时，赋予它谦让精神，贴切地表
达出他的诗心主张，就是实事求是，虚
怀若谷，有着至极的生命境界。

白居易《衰荷》一诗云：“白露凋花
花不残，凉风吹叶叶初干。无人解爱
萧条境，更绕衰丛一匝看。”此诗的叙
述，让人伤感，那秋荷，是晚秋之荷，或
者说是初冬之荷。明代画家文徵明，
也在《钱氏池上芙蓉》中写道：“露洗玉
盘金殿冷，风吹罗带锦城秋。相看未
用伤迟暮，别有池塘一种幽。”那秋荷
的“幽”，与白居易的“萧条境”，如出一
辙，写出了秋荷的气质，也写出了秋荷
的神态，有诗意动感，也有情境风韵。

唐朝诗人李群玉的《晚莲》中有一
句：“残香随暮雨，枯蕊堕寒波。”大诗

人李商隐在《暮秋独游曲江》中亦写秋
荷：“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
成。”二人所写，情韵妙合，异曲同工，
都是暮秋之荷，叶老枝残，蕊枯香断，
让人无限感怀，也让人十分惆怅，更让
人在触景生情时，内心充满了复杂的
情绪。李清照在《一剪梅》词中写到

“红藕香残玉簟秋”，那是诗意的红藕
香残，在秋天“雁字回时”，在那“月满
西楼”之中，“轻解罗裳”是一种风情，

“独上兰舟”更是一种意味。只有凭借
秋荷，才能写出这样的诗情画意，从而
生发出“云中谁寄锦书来”的心灵感
叹！女词人写的秋荷，充满了书卷气
息，令人魂牵梦萦。

现实中，老家江南的秋荷，也是美
妙至极的，一种清新泥土的香味。那
香味，在鼻尖游荡，沁人心脾。我想那
秋荷，但见长江送流水，与江南的秋水
长天，一脉相承，掩映于西边落日下，
风光迷人，古拙苍凉。此时，随风飘荡
的，还有渔船，袅袅飘散的炊烟，涓涓
流淌的小溪，龋龋而行的水牛……一
切似乎与秋荷无关，其实密不可分，那
是江南的秋意画卷，也是秋荷的心灵
家园。我在江南凉秋，感受着一场秋
雨一场凉，还乘着凉爽，兴致勃勃地去
赏秋荷。我看那一望无际的池塘，没
有了风荷无边，也没有了出水芙蓉，那
荷花的一朵一朵，已是昨日风光。在
我远远望去时，仿佛看见了那秋荷，是
脱了粉红长裙的姑娘，在枯色荷叶上，
优美地跳舞，是一幅生动的白描画。
那秋荷，枯色透光，又像个娃娃，让我
心生迷离。我想那秋荷，让古人着迷，
大多写出了荷之残境，少写秋荷之风
骨，把它的风姿，表现得出浴铮铮。

早秋之荷，有些品种，在江南还是
盛开的，那首著名的《西州曲》写道：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就是如
此。那些秋荷，并不完全衰败，它开放
得更显成熟，也更加意味深长。秋荷，
不仅是“出污泥而不染”，而它把一生
都献给了人类，晚秋变老的荷，心灵更
美，更高洁。它的藕、花蕊、荷叶、荷叶
梗、莲子心，都是中药材中的特效药。
据说，鲁班根据荷叶的构造，造出了
伞，可以晴日遮阳，雨天避雨。有诗
云：“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
开”，那迷境，那情境，还有那情绪，都
有雨中迷雾般的诱惑，伞下缭绕心间
的渴望。是呀，我观秋荷，不禁感叹，
秋水若黛，那秋风弄出了涟漪，那涟漪
滟滟如澈，让尚未沉睡的秋荷，似仙
子，如画卷。那秋荷，在江南的秋天，
最淡泊，最明志，最诗意，也最具有无
悔的心魂。


